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所谓象征的贫困,是指个体化的丧失,这种丧失源自

象征物生产中参与的丧失。 这些象征物既包括知识活动

的产物(概念、思想、定理、知识),也包括感性生活的产

物(艺术、技能、风俗)。我认为,个体化普遍丧失的现

状,只能导致一种象征的崩塌,也就是说欲望的崩塌——

换言之,将导致真正的社会的解体:全面的战争,母新译

情感的控制与战争非将银香港 34

必须“寻找新的武器”,德勒茲在1990年如是写道,

那时他正在构思控制社会这个概念。借助这一概念,他想

定义与当今时代俱来的东西,我将这个时代称为(在第

三章)超工业时代(而非“后现代”,大家将看到为什么)。

武器的问题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问题。技术问题,当

它作为问题被提出时,作为一个我们的命运问题被提出时,

也就是说当它以 tekhnè 的名义被提出时,那也是做事和技

能的问题,是艺术和作品的问题,因此也是作为虚构的感

性问题,这个技术问题开启了政治的问题,即试图平息一

场战斗,而这场战斗在通常生活中就是一场“为生而战的

①关于“参与丧失",见下文所述,同时可参见《爱,自爱,互爱:从

“9·11”到“4・21”》,第 43 页。关于“工人的个体化丧失”,参见《技术与时

代1:爱比米修斯的过失》,伽利略出版社,1994年,第1章。西尔贝

②吉尔·德勒兹,《谈判》,同上,第 242 页。 作

耻辱

017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